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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

贵州的山地聚落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相近的自然资
源禀赋往往使得人们在实践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类似的
生存策略，其核心就是如何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与自然
和谐共处。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国荣乡的楼上村，不同于
侗寨苗村，而是一个典型的汉族移民村寨。明弘治六年

（1493 年），一支源自江西的汉族周氏在“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移民潮中辗转入黔，最终定居于贵
州思南府寨纪 （楼上村古称）。

楼上村选址于山坡之上，与廖贤河保持着安全的距
离。其间的山水草木，不仅给予了人们最为基本的生存
载体，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便利的物质材料。环境中
的龙洞湾、天福井、野猫洞等天然泉眼，是村民最为主
要的耕作与生活之源。村民将其以分导建渠的方式，依
循着地势与水源高程的差异，将耕地分为稻作、旱作分
片轮作，有序合理地保证了不同空间和时间下，对水和
土地的有效利用。遍布于山野田间和村落之中的各类自
然与人为的草木植被，则皆可为人们所转化利用。梯田
中既可保护田埂又可作为生产蜡油的乌桕树、房前屋后
用于制作农具和用具的阳山竹、山林里涵养水土又可用
以建造房屋的杉木、松木等树材，无不与村民的生产生
活发生着重要的联系。即便是远方名不见经传的高山，
村民们也能够通过峰峦与云雾的关系判断气象的变化，
为来日的耕种作息提供依据。

如果说自然的空间地理环境赠予了楼上生存的基
础，那么“一方人”也孕育了一方的风土。汉族传统宗
族文化在这片土地里落地生根，耕读传家的思想观念、

香火不断的梓潼宫与周氏宗祠、三合院的民居建筑形式
和布局，500多年来，各种物质和文化要素在时间的长河
里相互作用、积累、叠加，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
作品。生活起居的建筑巷道、赖以生计的耕地梯田、作
为生产生活重要资源补充的河泽山林，共同构成了楼上
村绝佳的村落文化景观。

发展到今天，楼上村已经成为了一个包含8个自然寨

的行政村，其中汇集楼上村古建筑群的仁家寨被称为楼
上古寨，也凭借此，楼上村先后于 2008年成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2012 年入选第一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3年，“楼上村古建筑群”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文化景观是如何存留的？

楼上村村落文化景观的形成体现了人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和巧妙利用自然的生态文明特征，这无疑构成
了楼上村乡村遗产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如
何顺利传承的？

第一个途径：村民自发形成的活态传承。就目前楼
上村的情况来看，这种活态传承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
比如过去为了避免各家农田的用水纷争，楼上先民建立
起了“轮水制度”，相沿至今。村民们说：“所谓轮水，

就是轮流放水，不耽误时间。”各家各户根据田地的大小
划定引水的时间，在过去没有时钟的时代，人们在田地
的引水口以烧香计时，互相监督，有序进行。包括生活
用水也是如此，楼上村的天福井泉眼，出水口被划分为
两级，第一级以饮水、洗菜等餐食之用，第二级以洗涤
衣服等洁污之用。这是村民们约定俗成的规矩，体现着
乡村朴实而独特的智慧与准则，于今仍在发挥作用，无

需外界干预。
第二个途径：规划有管控作用。过往的村落保护规

划往往比较强调对建筑本体的保护，而忽略了建筑和聚
落发育成长的生态环境。在编制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楼上村古建筑群保护规划》 时，编制团队通过探析村
落的地理载体、生物圈层、人文圈层等几个物质层级与
生产生活的关系和作用，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核
心遗产价值，以此作为规划编制的依据。这就使得保护
范围不再局限于国保名单上的几处重要建筑，而囊括了
建筑空间、田园山水与自然环境。并且在建控地带中单
独划出禁建区，包括楼上村周边以梯田、水渠、树林为
代表的体现生产功能的文化景观。此外，还将周边自然
山水划入环境协调区。活态传承面临着土壤流失的困境，
保护规划在确认遗产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承担的是一个底
线管控的作用，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第三个途径：长期的在地记录。在贵州的山地聚落
中，自然界的水、土、木、石等种种元素被应用、置入
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村落内部形成了一套丰富的

乡土知识体系和乡村生活哲学。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认
识是传承和保护乡村遗产的重要基础，这离不开长期的
在地观察与记录的工作。距离楼上村东南方300公里外的
另一处山地聚落地扪，是一座典型的侗族村寨。2005
年，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黎平县地扪村正
式开馆，成为国内首家民营生态博物馆。地扪生态博物
馆自建馆以来，长期对村落内部传统文化进行搜集和记

录，目前搜集的资料已经有约 500T，以视频、照片为
主。最早从拍摄、录制当地建筑、习俗和村民生产生活
开始，后来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方式，拓宽了资料收集的
视野。近几年又重新以家庭档案和社区档案的形式对村
落的发展进行记录，回归村民现实生活。村民和外来者
不管是有实际的生活需要或是研究需要，都可以进行回
顾和查阅。这种长期记录本身就是一种遗产传承行为，
在未来或许以乡村书院的形式进行知识转化和传播，将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中国乡村遗产的时代活力（三）

山地深处的传承途径
林鋆澎 刘邵远

贵州的传统村落密布。全国
6819处传统村落中，贵州省以总计
724处中国传统村落独占鳌头。

贵州省又多山，山地与丘陵面
积占全省面积的92.5%，拥有典型的

喀斯特地貌。
贵州省民族众多，有“文化千

岛”之称，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
生生不息。自然与文化的长期交
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山地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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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当下生活中，我们已经无法绕开生态文明
这一话题，也促使着人们重新思考和审视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

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在我国长期
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如何维持人口与土地、资源、环境容量的平衡关
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只有在生计可持续的前提下不断适应自然和改
造自然，乡村聚落才能够继续发展。千百年来，这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
观念与实践延伸和渗透进乡村农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乡村遗产得
以产生的基础，也是乡村遗产生态价值的重要体现。

贵州的山地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选址、营建到生产活动、日常
起居，从风俗礼仪到审美信仰，都表现出与大自然的广泛联系，其所具备

的生态内涵需要人们去挖掘、整理和转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山地聚
落的传统信仰中，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神灵
的世界。只有谦恭地对待自然，约束和节制一切破坏自然的行为，与大自
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稳定的发展。以今天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观念
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其所表达的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思
想，却是人们应该重视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
我们把人也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就没有理由去剥夺别人生存和发展的
权利。山地聚落发展出的生态观，前提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养活众多的
人口，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形成一种合作约束的机制，没有共享的精神，
也很难抵御自然风险、防范挥霍无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乡村遗产所具
有的生态价值不仅仅指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
同样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享精神。

贵州的山地聚落本身仍面临着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给予生活在其中
的人群以更多的关怀和尊重。离开了对人的关注，遗产的传承就会大打折
扣，甚至于很多问题都无从谈起。从外部干预的视角来看，对当地生态资
源的利用和转化，应该避免造成社会文化变迁过快、过激的情况，避免过
度的消费和损耗，进而谋求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生态文明时代
乡村遗产的生命力

杜晓帆

再读《福州古庴》序
齐 欣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古
厝》一书撰写了序言。201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将这篇900余字短文重
新发表。

时光转眼间又在深刻的变革中过去了一年。
《福州古厝》 序的内容简要又平和。“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

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
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21世纪伊始至
今，在社会需求和全球化发展的双重环境中，这些朴素的愿望和基本路
径，仍然延续下来并保有强大的推动力。

2020年，福州的城市历史风貌可谓变化巨大。围绕古厝保护和举办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福州市大规模更新展示了 15 条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51条传统老街巷。每一街区区位不同、文化不同、特色不同，改造

方式也各有千秋。人们旧地重游时，估计会惊讶
于这里处处变了样子。

《福州古厝》 序的推动意义，远远不止于福
州。古厝、古街和古城各有长长的故事。近年来
人们重新发现其地位、赋予其新功能。

201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历史性

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成为 193个成员国的共识：
“我们承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容忍、相互尊重，确立全球公民道德
和责任共担。我们承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认识到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能
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在积极落实17个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于 2017年 1月发布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基于全新的高度，系统总结和强化中华文化
在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于是，“古厝”不再被视为散落而破旧的遗存，也不再割裂为一个个
孤立的文化空间，已成为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维度，验证可持续发展
成果的可辨识载体；“古厝”所代表的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名城和风貌
区，进一步化作文明的“细胞”。地理、气候、植被、水源条件、生产生

活体系与族源文脉、信仰传统、社会合作机制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价值整
体。6月2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示了新一批传统村落集中连
片保护利用示范市；至今年12月底，将有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完成挂牌
工作，都可视为这一趋势的推进与展现。

此时，评价保护工作的效果与水平，就由盯着“拆”或“不拆”、留
“多”与留“少”、“好看”还是“不好看”，转向判断我们传承下去的是
“真”还是“假”。

真实，增强了可信度；完整，成就了无缺憾。
“我曾有幸主持过福州这座美丽古城的工作，曾为保护名城做了一些

工作，保护了一批名人故居、传统街区，加强了文物管理机构，增加文
物保护的财政投入。衷心希望我的后任和全省各个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
者比我做得更好一些。”此时再读《福州古厝》序，就会感到文中表述的
愿望，不简单是谦逊。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将其纳作深植内心的共勉。

2020年注定不平凡，世界站在了多重意义的节点。“做得更好一些”
引发的共鸣，反而变得愈发简单：更持久地做下去。《福州古厝》序发表
于 18 年前。我们现在理解、继续认同这些多年以前的理念，就同样相
信：我们始终在做着正确的事；而且这种使命感最终将化为我们岁月的
一部分——带来生活的日常，也意味着人生的贯穿。

札记札记

天福古井
村民深谙循环用水之道。水池分

为两级，第一级用于洗菜，第二级则
用于清洗衣物、牲畜饮用。人多之
时，取水需谦让有序。村民在此饮用
取水、日常浣洗、乘凉闲聊，古井处
是村内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

本文绘图皆取材于楼上村真实风貌。
绘画：李信慧（中国台湾）

周永梦宅及窗花艺术
宅院为三合院式，由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正房为

清代保护建筑。建筑正房明间的前檐装有三关六扇门形
制，窗花精美，窗棂镶嵌雕刻有虫鱼鸟兽、花卉神鹿等
图像。窗花艺术代表着楼上村民对于美的追求。

古巷道
楼上村依山而建，青石板巷道凹凸斑

驳，这里是往复田间的必经之地，也是亲朋
邻里交往的重要连接。一处处或大或小的巷
道，将整个村子串联成为一个整体。

周正益宅
正房为明代马桑古屋。院落入口处圈养

家猪，院中时有家鸡活动。


